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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级生态岛， 应该有优质教育与

之匹配， 在这样的时间节点踏入基础教

育一线， 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2017 年

9月起， 我到崇明区教育局挂职副局长。

作为长期从事基础教育研究的我来说，

能够深入基础教育一线去实践， 是弥足

珍贵的机会。

换个角度认识基础教育， 用脚丈量

真正的乡村教育， 带给我震撼不小。 虽

然同在上海， 崇明的基础教育差异化，

远比我们想象中大， 因此促进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的任务在崇明显得尤为紧迫。

如何正确看待城乡教育差距

崇明区是上海市最后一个撤县设区

的区域， 位于较为偏远的岛屿之上， 经

济、 社会等发展水平相对滞后， 人口 67

万， 占地 1411万平方公里， 可谓地广人

稀， 教育基础也相对薄弱。 在全国大力

建设生态文明的大背景下， 上海市提出

了把崇明建设成为世界级生态岛的愿景

和目标。 为此， 如何不断提升崇明区教

育发展的水平， 不仅仅是崇明区政府的

责任， 也是全市共同关注的一件大事。

在崇明区教育局走马上任后， 我去

参观学习的首个学校， 便是崇明与浦东

新区上海市实验学校合作开办的上海市

实验学校附属东滩学校。 优美的校园环

境 、 先进的教学理念 、 优质的教师团

队， 让我对崇明的教育面貌充满了期待

和向往。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在崇明

走过的学校越来越多， 心里对于崇明教

育落差的认知也越来越清楚。

一直以来， 我们都期待在促进偏远

地区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上， 互联

网能起到突破性的关键作用。 近年来，

华东师大也在互联网教育上进行了不少

研究和探索， 如何将互联网教育多年积

累的理论和素材应用于崇明的教育实际，

也是我出发挂职前充满期待的事。 然而

在崇明等一些地处偏远的学校， 所谓的

“互联网+教育” 蓝图着实比较遥远。 仅

仅在崇明一个区内， 学校与学校之间差

距也较大， 促进区域内教育的优质均衡

发展， 仍面临着不少困难。

“教育公平具有地域性”， 这是指在

特定的时间段内， 教育公平的实现程度

和一个地方的经济、 政治、 文化等社会

发展的整体情况紧密相关。 就此而言，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 如果硬是拿东部沿

海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和西部地区的教

育发展水平相比较 ， 不是恰当的公平

观。 提升教育公平的努力， 表现在西部

地区的教育公平不断提升， 东部地区的

教育公平也在不断提升， 并通过在国家

层面上推行对中西部的转移支付等措

施，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步缩小东西

部之间的教育发展差距。

更为深层的原因何在？

和市区学校相比， 崇明的中小学除

了设施设备上的差异之外， 更让教育者

烦恼的是， 如何激发当地教师的工作活

力和内驱力。 这是提升崇明义务教育质

量的重中之重。

由于青年教师不断流入中心城区，

崇明中小学教师年龄结构普遍偏大。 在

“小规模学校” 中， 师资的学科结构也

不够合理。 为了能满足各个学科的开课

要求， 学校的师资队伍往往出现超编的

情况， 想要进一步吸引年轻优秀人才陷

入了两难的境地。

崇明区地形狭长， 学校相对比较分

散。 不足 200 名学生的 “小规模学校”

数量不少， 占到全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总数的一半左右， 这对崇明的教育发展

提出了很大挑战。 表面上看， 这类学校

因为学生数量少， 生均办学经费甚至超

过了全市的平均水平。 因为学校多， 一

所学校内学生数少， 每年公共财政拨给

学校的生均公用经费并不能满足学校的

正常运转。

这种前提下， 崇明区进行制度创新，

采用基于一定标准托底拨款的方式， 比如

小学阶段按照最低每所学校 200 人的标

准， 为这些小规模学校下拨生均公用经

费， 保证其日常运营。 在这种情况下， 不

少学校内涵发展的经费严重不足。 培养学

生核心素养以及综合素质发展所需要的创

新实验室建设、 学科功能室建设等无从谈

起， 不利于学校办学质量提升、 培养面向

未来的高水平人才。

学校缺少内涵发展经费、 缺少年轻

骨干教师， 放在以往， 当地教育局常常

会被推上风口浪尖。 而高校的研究者，

也大多会埋怨教育局为何不创设有利的

教育政策支持中小学。 实际上， 教师编

制的核定、 经费的拨款等， 大多不是教

育局一家能够做主的。

“双联工程” 提升办学水平

让原本差异较大的区域之间实现完

全的公平， 短时期内并不现实。 那么在

一定区域范围内， 如在区县级范围内，

当地政府通过公共政策的调整， 促进区

域内学校与学校之间、 班级与班级之间

的教育公平 ， 则是可以实现的 。 事实

上， 这也是目前各级政府需要努力解决

的教育问题。近年来，上海市区两级政府

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做了不懈的努力和实

践探索，“双联工程”即是其中之一。

在 “外联” 方面， 自 2007 年以来，

崇明全区共有 37 所学校和市区优质学

校结对， 接受市区优质学校的托管和办

学经验的辐射。 在城市中心优质学校的

支持和帮助下， 建设中学、 建设小学、

竞村小学等一批学校在特色办学方面均

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改善。 其中， 被虹口

实验学校托管的崇明区三星中学已经成

为全市委托管理项目的典范， 学生的综

合素质发展、 教师专业素养提升、 学校

的特色发展等成效显著。

与此同时， 崇明区分别与中心城区

的静安区、 黄浦区合作， 引进两区优质

学校到崇明办分校 ， 如上海市一师附

小 、 南京西路幼儿园 、 上海市实验学

校、 思南路幼儿园等分别在崇明建立了

分校， 这种 “名校+新校” 集团化办学

模式短期内大幅度提升了崇明区域的办

学水平， 深受老百姓欢迎。

在 “内联 ” 上 ， 自 2011 年以来 ，

崇明区在城桥镇、 新海镇、 长兴镇三个

乡镇实施集团化办学， 形成东门中学、

东门小学 、 莺莺幼儿园等 8 个 “紧密

型” 教育集团。 集团内一所优质学校合

并周边 1-2 所薄弱学校 ， 实施一体化

管理 ， 一个法人承担各学校的办学责

任， 做到集团内优质资源共享， 师资按

需流动。 如， 莺莺教育集团四年内师资

流动比例 ， 从 10%上升到 30%、 70%、

100%。 东门中学每年 10 人次、 实验中

学每年 20 人次校区内相互流动， 切实

推进紧密型集团化办学实践。

与此同时， 崇明区构建了崇西、 城

桥 、 崇中 、 堡港 、 崇东 、 长横六大学

区， 学区内一所优质学校牵头， 组织学

区内各个兄弟学校联合开展教学研究、

学生活动、 管理经验分享等活动， 旨在

让学区内学校资源共享、 经验共享， 学

校共同发展与提升。

目前， 崇明已实现三岛内集团化、

学区化办学全覆盖。 通过上述 “双联工

程” 等多方面的持续努力， 崇明区中小

学办学水平得以普遍提升， 在近几年上

海市组织的各类督导评估、 绿色指标评

估 、 上海市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实践

中， 崇明区教育各项指标均有不俗的表

现， 老百姓的满意度日益提升。

“填谷隆峰” 推动教育公平

推动教育公平不是 “削峰填谷”， 让

原本教育质量较好的学校变得和薄弱学

校一个样； 而应当是 “填谷隆峰”， 让薄

弱学校变得越来越好， 让原本好的学校

也逐渐变得更好。 “双联工程” 的实施，

推动教育的内涵发展， 让每个孩子能够

接受到最适合其自身的教育， 促进学生

的全面发展和个性成长， 这也是推动教

育公平中最为困难和复杂的环节。

经过多年实践， “双联工程” 的实

施提升了崇明区义务教育发展水平， 对

其他区域义务教育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和借鉴。 展望未来， 为了更好促进学校

发展外联与内联的衔接， 双联工程需要

在避免同质化、 形成区域教育自身特色

方面做出改进。 每个区域、 每所学校都

有自身办学的历史传承、 客观条件和区

域要求， 在借鉴他人之长、 学习他人经

验的同时， 立足本区、 本校的优势和特

点， 扬自身之长， 将办学优势发挥到最

佳状态， 办出学校、 区域自身的教育特

色。 对于一个区域或一所学校而言， 在

“外联” 与 “内联” 的过程中， 要立足

自身， 借鉴他人之智慧和经验， 办出区

域和学校特色， 避免办学同质化， 这是

“双联过程” 中值得注意之处。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
授， 崇明区教育局挂职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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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教育始于有效的倾听
学会倾听， 这是多少心灵励志文中提倡的， 被认为是获得成功人生

和幸福家庭的必备能力。 但是， 有多少人感到， 在童年时代， 没有得到
老师或者家长的耐心倾听。

成年人的世界需要被倾听， 儿童更是如此。 他们在被倾听中感受到
被尊重， 并获得尊严感， 他们也在被倾听中产生对为人师者、 为人父母
者的尊重。

“填谷隆峰”提升乡村基础教育质量

并非只有对学生的言说完全拒之

门外才是教师 “失聪 ”， 除此之外 ，

教师失聪还有如下表现形式。

其一是不健全的倾听过程， 也是

病态的倾听过程。 当正常的倾听过程

被阻断或者处于混乱无序的时候， 师

生之间的交往和沟通就将陷入困境，

教育的危机也将随之出现。 对此， 教

育者应负主要责任。

在这样的过程中， 教师只倾听那

些能满足其自我需要 （如维护自己的

形象和尊严， 产生自我成就感） 的声

音， 对那些可能对自我构成威胁的声

音却加以排斥和压制。 教师甚至有意

无意地诱导和强迫学生发出能使他愉

悦的声音， 这些并非从学生心中自然

产生的声音， 它们既扭曲了师生的心

理， 也扭曲了教育本身。

其二是虚假的倾听 。 所谓 “虚

假”， 是指一种虚假的姿态， 即教师

摆出一副倾听的姿态， 打开了一只耳

朵， 接纳学生的声音， 但却让它从另

一只耳朵悄然流出， 未能让这声音在

自己的内心之湖激起任何涟漪， 未能

使教师的言行和态度发生任何与这倾

听有关的改变。 最糟糕的倾听是这样

的： 教师连一只耳朵也未打开， 他只

是坐在那里， 让学生言说， 却并不做

任何接纳和回应。 这表明， 在他做出

倾听的姿态之前， 已经关闭了耳朵，

并将这耳朵转向自身。 与其说他在倾

听他人， 不如说是在倾听自我。

其三是错听。 即对于学生声音的

内涵、方向和潜在意义，教师未能准确

把握。他要么将“不是”听成了“所是”，

要么未能听出这些声音中的象征意

义， 用语言学家索绪尔的术语来说，

教师只是听出了 “所指”， 未能听出

“能指”，他只满足于把那些能激起情

感和思维泡沫的声音概念化，错过了

泡沫掩盖下的真实的东西。

从事教育多年以后 ， 当我经历

了生命的重重迷雾和坎坷 ， 当我亲

历了更多细致入微的教育现场 、 教

育事件和教育现象 ， 忽然发现 ， 我

对教育的言说 ， 依然无法绕过 “倾

听 ”， 仍旧需要再次回到这一原点 ，

重新出发。

倾听， 是教育的原点， 也是教育

思想的原点。

我对倾听的敏感和注重， 来自于

自身的生命体验。 在我的少年时代，

因为学习成绩好， 做了学生干部， 自

然受到老师和同学的 “宠爱”， 与其

他同龄孩子相比， 我说出的话， 表达

的看法， 更容易为老师所重视。 很明

显， 一旦我站起来发言， 老师的表情

是专注和关切的， 同学的眼神则是羡

慕或嫉妒的……这些都给予我更多主

动表达 、 主动展现自我的勇气 ， 当

然， 也有了 “自我感觉良好” 和 “神

气活现” 的资本。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

到研究生阶段便急转直下。

在上海， 在华东师大这样的高校

里， 精英荟萃、 高手云集， 我昔日的

优势荡然无存。 特别是自己的生理特

征， 那种异常瘦弱、 文弱甚至给人衰

弱感的书生长相， 加上相对温和宽容

或者不够 “霸道” 的习性， 很难被人

正眼相待 ， 尤其容易被 “长们 ” 轻

视。 即使已经人到中年， 只要置于一

个陌生的场合， 总是容易被忽略、 被

遗忘。 即使在熟人社会中， 也常常遭

遇选择性遗忘……强烈的前后反差，

越来越多的寂寞 、 无奈 、 苦涩的累

积 ， 促使我转而反省自己的教育经

历： 在我的教育生涯中， 是否也有一

些学生因为我的不愿倾听或缺乏倾

听， 失去了前行和向上的动力， 从而

陷入被湮没的自生自灭的境地？ 这样

的反省时常让我额头冒汗， 内心激荡

不已……

在当下， 所谓教育中的 “关键事

件”、 “生命成长中的重要他人” 等，

往往都与倾听相关。 我能够师从叶澜

先生， 就与她对我的倾听有关。 在那

段孤独艰难的研究生岁月里， 她是少

有的能够通过倾听表达对我的关注和

关爱的老师。

叶老师有一个记录习惯： 在任何

一个场合， 只要有人发言， 她总会记

个不停。 我很少见到当别人发言的时

候， 她在旁边看短信、 回短信和刷微

信的情形， 她始终以一种专注的姿态

对待每个人的言说， 这是一种倾听的

姿态， 不是表演和作秀， 而是来自于

内心的自发和自觉。 我在她的 “教育

原理” 课上的第一次发言， 就享受到

了久违的 “被倾听” 的待遇， 她的每

一个眼神、 动作和姿态， 都向我传递

了一个清晰明确的信息： 她在倾听我

的发言， 她在捕捉我所传达的信息。

通过这种方式 ， 她表达了对我的尊

重， 让我有了尊严感， 尽管我如此不

起眼。

也正因为如此 ， 她引发了我对

“教授” 的尊重和敬意， 使我形成了

对教师、 学者的评价标准： 不仅看他

有多少显赫的头衔和身份， 也不只是

看他有多大的学问和能力， 还会从一

个至关重要的细节去观察———他是否

能够不加选择地耐心倾听他人的话

语和需求 ； 是否能够对学生 ， 以及

其他比自己地位低的人平等相待 ，

有尊重之意和尊重之行 ； 是否会对

不相识不熟悉的学生或地位比自己

低微的同事的信函 、 短信 、 邮件进

行回复 ， 而不是对能够为自己带来

资源 、 利益的人有 “快速反应 ” 且

“呵护备至 ” ……如果一位所谓的

“名师 ”， 不能引发我发自内心的尊

重 ， 常常是因为他缺乏对别人的倾

听， 其根源在于 “傲慢”， 来自于资

历 、 荣誉和地位的傲慢 ， 由此导致

对他人的轻慢 、 拒听和不能倾听 ，

这可能就是人生的常态。

我如此言说， 并不代表自己是一

个很会倾听的人， 我所经历的各种非

议和挫折， 往往来自于自己的 “闭目

塞听”， 来自于不会倾听， 不能倾听，

以及时常出现的各种 “漏听 ” “误

听” 等。

源于我自身的 “教育倾听失败”

和对他人不能倾听的 “在意”， “倾

听” 成为我思考教育的起点。 其依据

在于， “倾听” 是生命成长与发展的

本体性要求： 人人都有倾听和被倾听

的需要。

我们的教育能不能尊重并着力去

发现 “倾听需要”， 呵护、 满足和提

升 “倾听需要”， 我们的教师是否有

倾听的敏感 、 意识 ， 具有什么样的

“倾听能力” 和 “倾听习惯”， 是教育

能否成功的起始所在和关键所在。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副主任，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访问学者）

■李政涛

教师是否有倾听的敏感、 意识，

具有什么样的 “倾听能力” 和 “倾听

习惯”， 是教育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教师必须有倾听能力， 学生也应该培

养倾听能力， 在当下这个时代， 倾听

显得尤其难， 但是， 要想真正走进学

生内心， 促进学生成长， 就必须从倾

听开始！

多年以前， 我写过一篇 《倾听着

的教育》， 这可能是我已发表文章中引

用率最高的文章。 现在想来， 这些文

字之所以被许多人关注， 触动了众人

的心弦， 或许在于它引发了 “共生体

验”。 倾听是教育的一部分， 也是日常

生活的一部分， 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的

一部分。 谁不在倾听和被倾听， 谁不

对倾听有所回应， 谁就不在 “生活”，

甚至， 谁就没有真实地 “活着”。

在教育过程中，教师常常不能或

难以倾听学生的声音 ， 造成失聪现

象，它的表现及其根源多种多样。 倾

听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体现在本体

论、道德、交往或疗治等方面。 为了在

具体的教育过程中实现倾听的价值，

教师应懂得倾听什么和如何倾听。

教育的过程是教育者与受教育

者相互倾听与应答的过程 。 作为教

育者的教师承担着培养和发展学生

倾听能力的责任 ， 也负有发展并运

用自身倾听能力的责任。 对于后者，

可以认为 ， 倾听受教育者的叙说是

教师的道德责任。

然而 ， 在日常教育中 ， 教师的

“失聪” 现象并非罕见， 这一现象造

成的诸多不良后果， 迫使我们探寻失

聪的根源， 审视并追问倾听在教育中

的价值和意义。 当学生的叙说或言说

被教师拒绝倾听和有意无意地遗漏的

时候， “失聪” 就出现了。 它可以分

成不同的类型。

从程度的角度看， 有全然失聪和

部分失聪。 前者几乎对学生的所有叙

说充耳不闻， 这种教师在剥夺了学生

被倾听的权利的同时， 也放弃了自己

的倾听的权利和义务， 并且丧失了倾

听能力； 后者只是有意无意地选择接

受了学生的部分言说。

就时间的维度而言， 有暂时失聪

和长久失聪之分。 暂时失聪是任何一

个教师都会存在的现象， 人的耳朵不

可能总是张开， 它偶尔也会 “沉睡”

或 “休眠”； 长久失聪则是一种异常

现象， 它表明教师长期将学生的言说

拒之耳外。

从数量的视角来说， 又可分为个

体失聪和集体失聪。 前者是指一位教

师对学生的失聪， 属于教师失聪的个

体行为， 而当面对着同一个或同一群

学生的言说， 与其有关联的教师都不

约而同失聪的时候 ， 这就是集体失

聪， 即失聪的集体行为。

教师应该懂得倾听什么和如何倾听

如果没有正确的方式， 即便在 “倾
听” 的教师仍然会对学生 “失聪”

被倾听的感受引发学生对师者的尊
重， 提升学生的尊严感


